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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上
過
廣
州
，
不
知
道
今
日
是
否
還

保
留
﹁
食
在
廣
州
﹂
的
美
譽
，
倒
是
最

近
上
過
中
山
，
由
老
居
當
地
的
親
友
作

嚮
導
，
吃
過
好
幾
樣
難
忘
的
家
鄉
菜
。

首
先
說
說
那
家
蠻
有
性
格
的
﹁
石
歧

佬
﹂
酒
家
，
我
們
下
午
五
時
開
車
來
到
門

口
，
入
眼
就
看
到
門
前
豎
起
﹁
不
設
定
座
﹂

的
告
示
。
香
港
酒
家
哪
有
這
派
頭
，
大
闊
佬

食
客
光
顧
，
來
電
訂
座
，
接
線
生
敢
不
好
聲

好
氣
說
句
多
謝
老
細
光
臨
嗎
？
大
闊
佬
親
自

開
車
來
到
門
口
，
還
不
彎
腰
躬
背
恭
迎
？
可

是
山
寨
型
門
面
絕
不
驚
人
的
﹁
石
歧
佬
﹂，
就

是
全
不
賣
帳
，
非
到
指
定
五
時
十
五
分
門
外

廚
爐
冒
出
煙
來
，
就
算
大
門
打
開
，
食
客
還

是
不
得
進
內
。

別
看
門
面
絕
不
驚
人
，
裡
頭
擺
設
可
就
古

色
古
香
，
排
得
密
滿
的
木
桌
木
椅
木
橋
路
，

恰
似
魚
米
之
鄉
岸
邊
與
艇
上
風
景
渾
成
一

體
，
處
處
滿
佈
貼
上
黑
字
紅
紙
酒

，
洗
手
間
左
右
兩

邊
大
牆
都
以
丁
方
三
尺
﹁
郎
﹂﹁
娘
﹂
兩
個
粗
黑
大
字
分

男
女
。

五
時
三
十
分
來
客
不
多
，
六
時
三
十
分
已
一
聲
不
響

座
無
虛
席
，
還
不
是
假
日
呢
。
一
聲
不
響
也
是
奇
景
，

在
香
港
，
擠
滿
食
客
，
怎
不
人
聲
鼎
沸
，
就
沒
見
過
吃

得
那
麼
傳
神
的
文
靜
場
面
。

家
鄉
名
菜
，
當
然
首
選
石
歧
燒
乳
鴿
，
沒
話
好
說
，

真
是
不
負
盛
名
，
即
叫
即
燒
，
熱
騰
騰
鬆
軟
香
脆
，
老

饕
未
曾
動
手
撕
鴿
已
流
涎
，
高
膽
固
醇
置
諸
腦
後
，
大

家
都
不
惜
丟
命
了
，
有
個
老
大
哥
還
一
口
氣
吃
了
七

隻
；
菜
點
得
不
多
，
光
是
看
似
平
平
無
奇
的
豆
腐
／
枝

竹
／
豬
紅
小
碟
，
已
香
軟
嫩
滑
到
教
人
不
信
山
水
已
全

面
受
污
染
。
還
有
真
材
實
料
的
蘆
兜
㡇
／
手
打
蜆
蚧
酥

炸
鯪
魚
球⋯

⋯
.

第
二
天
，
富
華
酒
家
又
吃
到
真
正
著
名
彈
牙
軟
滑
的

中
山
瀨
粉
和
鮮
味
無
比
水
蟹
粥
，
不
可
不
提
，
石
歧
一

向
以
粥
著
名
，
很
多
酒
家
水
準
都
一
流
，
香
港
除
了
一

二
粥
店
，
就
不
曾
聽
過
酒
家
弄
出
來
的
粥
有
好
口
碑
。

你
說
怎
忍
得
住
不
戲
改
蘇
東
坡
名
句
：
﹁
日
啖
石
歧
粥

與
鴿
，
不
妨
長
作
中
山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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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朵
　
拉

吃在中山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記
得
初
入
行
時
，
前
輩
就
教
我
這
句
話
：

﹁
寧
要
不
通
，
莫
要
平
庸
﹂。
意
思
是
在
創
作
劇

本
時
，
寧
願
劇
情
上
有
點
不
通
，
但
都
不
能
讓

劇
情
平
淡
無
新
意
，
只
要
人
物
跟
情
節
夠
創

新
，
觀
眾
根
本
不
會
在
意
那
些
盲
點
的
。
聞
說

﹁
寧
要
不
通
，
莫
要
平
庸
﹂
這
句
話
是
出
自
韋
家
輝

的
口
中
，
所
以
他
的
劇
集
都
喜
歡
把
人
物
性
格
塑
造

得
比
較
獨
特
，
並
把
劇
情
推
得
較
盡
。
正
如
︽
大
時

代
︾
中
自
以
為
是
、
橫
蠻
衝
動
的
丁
蟹
、
極
度
慳
家

的
慳
妹
及
鍥
而
不
捨
的
龍
紀
文
。
記
得
龍
紀
文
甫
出

場
便
因
為
被
方
展
博
搶
去
的
士
，
因
而
追
足
對
方
九

條
街
。
這
些
情
節
當
然
有
不
合
理
的
地
方
，
但
卻
能

帶
出
龍
紀
文
那
種
鍥
而
不
捨
的
性
格
。
此
外
，
還
有

︽
馬
場
大
亨
︾
中
的
夢
想
家
李
大
有
、
極
度
貪
錢
的

錢
淺
，
這
些
都
是
電
視
劇
中
的
經
典
角
色
。

事
移
勢
易
，
今
天
有
新
晉
編
劇
入
組
，
我
卻
不
敢

用
這
一
套
來
教
他
們
，
因
為
現
在
的
報
章
雜
誌
動
輒

就
為
劇
集
刊
出
甚
麼
﹁
三
大
疑
點
﹂、
﹁
五
大
穿
崩

位
﹂、
﹁
十
大
犯
駁
地
方
﹂。
當
然
如
果
真
的
是
創
作

或
拍
攝
上
出
了
錯
，
例
如
早
前
發
現
在
古
裝
場
景
上

有
現
代
飲
品
膠
樽
。
這
些
不
小
心
的
錯
，
我
們
身
為

電
視
人
的
當
然
責
無
旁
貸
，
㠥
實
需
要
檢
討
。
但
今

時
今
日
，
觀
眾
似
乎
都
較
偏
向
寫
實
理
性
，
不
喜
歡

過
分
誇
張
的
情
節
。
舉
例
來
說
，
以
往
創
作
功
夫

片
，
一
切
恩
恩
怨
怨
最
後
都
由
拳
頭
來
解
決
，
不
會
報
警
，
不

會
出
現
手
槍
之
類
的
東
西
，
創
作
人
亦
無
須
多
作
解
釋
，
觀
眾

亦
會
接
受
。
但
今
日
的
觀
眾
卻
會
問
主
角
為
甚
麼
不
報
警
？

觀
眾
的
口
味
確
實
會
隨
㠥
年
月
而
改
變
的
。
記
得
小
時
候
看

粵
語
長
片
，
經
常
會
聽
到
主
角
講
一
些
歇
後
語
的
對
白
，
如
：

火
燒
旗
桿—

—

長
嘆
，
泥
水
佬
造
門—

—

過
得
自
己
，
過
得

人
，
貓
哭
老
鼠—

—

假
慈
悲
，
壽
星
公
吊
頸—

—

嫌
命
長
，
泥

菩
薩
過
江—

—

自
身
難
保
，
牛
皮
燈
籠—

—

點
極
都
唔
明
，
田

雞
過
河—

—

各
有
各
撐
，
啞
仔
食
黃
連—

—

有
苦
自
己
知
。
總

覺
得
這
些
歇
後
語
充
滿
了
智
慧
，
說
話
直
接
講
出
來
，
平
鋪
直

敘
，
毫
無
味
道
，
總
要
拐
個
彎
、
兜
個
轉
，
這
下
就
來
得
有
智

慧
、
有
味
道
得
多
了
。
後
來
創
作
二
千
年
的
處
境
喜
劇
︽
男
親

女
愛
︾
時
，
苑
瓊
丹
的
角
色
設
定
較
為
婆
仔
，
其
對
白
就
加
插

了
不
少
歇
後
語
，
亦
大
受
觀
眾
歡
迎
。

然
而
事
隔
兩
三
年
後
，
有
機
會
跟
當
時
的
新
晉
編
劇
共
事
，

跟
他
們
提
起
這
些
歇
後
語
時
，
想
不
到
他
們
的
反
應
竟
然
是
：

說
話
為
甚
麼
不
直
截
了
當
，
轉
彎
抹
角
的
真
煩
！
我
才
驚
覺
原

來
世
界
正
不
停
地
轉
變
，
我
也
不
能
老
是
自
我
享
受
這
些
老

話
，
而
跟
社
會
步
伐
脫
節
，
編
劇
絕
對
需
要
與
時
並
進
。

這
個
年
代
，
觀
眾
所
追
求
的
是
又
要
創
新
，
又
要
合
情
理
，

情
節
需
在
意
料
之
外
，
但
同
時
又
在
情
理
之
中
。
因
為
古
今
中

外
的
電
視
劇
觀
眾
都
已
經
欣
賞
過
，
要
求
當
然
會
大
大
提
高
。

有
人
認
為
今
日
的
電
視
人
停
滯
不
前
，
沒
有
進
步
，
甚
至
覺
得

比
往
日
的
差
，
而
我
則
會
認
為
是
觀
眾
的
水
準
和
口
味
都
改
變

了
，
觀
眾
一
天
比
一
天
難
服
侍
。
我
只
有
慶
幸
我
在
這
個
年
代

出
世
，
因
為
相
信
下
一
個
世
紀
的
編
劇
將
會
更
加
難
當
。

寧要不通，莫要平庸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因
年
齡
和
身
體
問
題
久
已
未
環
遊

日
本
，
年
少
時
航
海
，
船
公
司
曾
把

本
人
﹁
租
﹂
給
日
本
貨
運
公
司
替
他

們
服
務
，
專
責
調
配
香
港
和
台
灣
一

些
全
華
人
船
員
之
貨
輪
之
航
線
和
人

事
分
配
工
作
，
曾
整
整
在
日
本
各
大
城
市

大
港
口
南
北
遊
走
﹁
打
躉
﹂
兩
年
之
久
，

做
的
多
是
帶
領
華
人
船
員
轉
船
調
職
等

﹁
帶
街
﹂
工
作
，
因
在
下
懂
中
國
各
省
籍
語

言
又
通
日
語
，
是
以
做
了
一
份
奇
特
之
帶

街
工
，
得
以
遊
遍
日
本
各
大
小
城
港
，
自

然
亦
因
利
乘
便
常
常
各
地
﹁
溝
女
﹂。
倏
忽

如
今
過
了
數
十
年
，
老
友
常
問
起
﹁
去
過

日
本
那
麼
多
地
方
，
最
懷
念
的
是
哪
裡
？
﹂

常
常
不
假
思
索
便
答
﹁
大
阪
﹂，
因
此
城
市

歷
史
悠
久
，
在
甚
值
一
遊
或
小
住
的
京

都
、
神
戶
及
和
歌
山
之
鄰
，
地
域
比
東
京

小
一
半
以
上
，
但
住
過
了
便
使
人
惦
念
難
忘
。
雖
然

休
閒
購
物
逛
街
觀
光
飲
食
小
遊
，
東
京
銀
座
新
宿
等

繁
旺
之
地
甚
多
，
但
總
不
及
大
阪
心
齋
橋
、
道
頓

堀
、
千
日
前
和
灘
波
等
令
香
港
人
有
回
到
旺
角
、
尖

沙
咀
般
的
親
切
感
。
而
行
盡
了
心
齋
橋
到
了
灘
波
中

央
通
交
界
，
便
有
一
個
方
形
電
視
塔
上
綴
有
﹁
通
天

閣
﹂
三
字
，
這
是
有
近
二
百
年
歷
史
比
東
京
鐵
塔
還

要
悠
久
的
日
本
都
市
第
一
座
高
塔
，
豐
臣
秀
吉
年
代

便
是
大
阪
之
標
誌
。
另
大
阪
西
面
便
是
大
阪
港
口
區

大
阪
港
九
條
通
，
九
條
通
是
大
阪
的
油
麻
地
，
萬
貨

紛
陳
，
街
尾
有
百
年
歷
史
著
名
的
OS
劇
場
，
是
真
人

實
演
之
脫
衣
舞
場
，
另
街
頭
有
廿
四
小
時
通
宵
放
成

人
電
影
的
生
麥
劇
場
影
畫
館
，
不
少
流
浪
街
漢
買
張

戲
票
便
入
場
過
夜
，
溫
暖
有
麵
包
零
食
賣
，
可
以
遮

風
擋
雨
雪
，
是
赤
貧
者
之
恩
地
。
我
們
外
地
船
員
夜

遊
太
晚
了
回
不
了
船
，
偶
然
也
花
五
百
日
圓
入
此
院

度
漫
漫
寒
夜
。
有
此
足
跡
所
及
曾
蹉
跎
過
青
春
歲

月
，
所
以
東
京
橫
濱
等
雖
然
先
進
亮
麗
，
但
回
憶
中

總
不
及
大
阪
之
親
切
。
可
惜
今
年
已
老
邁
，
舊
地
重

遊
無
日
，
回
想
本
人
短
短
人
生
也
有
過
這
些
經
歷
，

也
實
不
枉
此
命
了
。

不枉此命
阿　杜

杜亦
有道

從
一
九
九
四
到
二
○
○
二
，
相
隔
八
年
時
間
，

越
南
的
人
與
物
，
當
然
有
所
不
同
。
記
得
初
遊
越

南
，
捨
位
處
北
部
的
首
都
河
內
，
而
衹
以
南
部
的

胡
志
明
市
為
目
的
地
，
就
是
因
為
其
時
河
內
還
未

全
面
開
放
旅
遊
，
更
未
有
直
航
航
班
與
香
港
接

軌
。河

內
是
越
南
首
都
，
全
國
第
二
大
城
市
，
面
積
為
九

百
二
十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三
百
五
十
餘
萬
。
河
內
地
處

紅
河
三
角
洲
西
北
部
，
紅
河
與
墩
河
匯
流
處
，
紅
河
從

市
區
旁
邊
緩
緩
流
過
，
最
寬
處
達
兩
千
米
左
右
。
統
稱

三
大
橋
的
章
陽
橋
、
龍
編
橋
、
升
龍
橋
從
東
、
北
兩
個

方
向
把
市
區
和
郊
區
連
接
起
來
。

河
內
市
區
內
的
巴
亭
廣
場
，
是
舉
行
大
型
集
會
和
重

大
政
治
活
動
的
場
所
，
亦
是
當
年
胡
志
明
宣
佈
成
立

﹁
越
南
民
主
共
和
國
﹂
的
地
方
。
廣
場
正
面
居
中
是
胡
志

明
墓
，
廣
場
邊
的
主
席
府
內
有
胡
志
明
故
居
，
保
持
㠥

胡
志
明
當
年
工
作
和
生
活
時
的
原
貌
。

河
內
雖
是
處
於
山
區
，
湖
泊
卻
極
多
，
可
說
是
個
山

水
迴
環
之
地
。
在
這
個
城
市
裡
，
總
計
大
大
小
小
湖
泊

約
有
七
十
二
個
。
位
於
市
中
心
最
著
名
的
是
還
劍
湖
，

這
是
河
內
的
天
然
市
肺
，
湖
中
有
寶
塔
可
泛
舟
取
樂
，

湖
岸
則
是
曲
徑
通
幽
的
公
園
，
景
致
宜
人
。
還
劍
湖
是
河
內
市
民

的
重
要
休
閒
場
所
，
逢
年
過
節
湖
邊
都
會
舉
辦
各
種
文
藝
演
出
和

慶
祝
活
動
。

有
人
說
﹁
還
劍
﹂
之
名
，
帶
有
殺
氣
。
據
傳
說
在
十
五
世
紀
中

期
，
越
南
王
黎
利
，
得
上
天
賜
予
寶
劍
，
把
中
國
人
趕
出
越
南
，

而
戰
爭
後
某
天
，
他
在
此
湖
遊
玩
，
湖
中
突
然
冒
起
一
隻
巨
型
金

色
神
龜
，
把
寶
劍
搶
走
，
潛
入
湖
底
，
從
此
消
失
，
而
﹁
還
劍
湖
﹂

之
名
，
由
此
而
起
。

當
年
住
宿
的
酒
店
就
在
湖
邊
不
遠

處
，
記
得
曾
經
一
日
內
數
度
遊
湖
。

清
晨
時
分
遊
還
劍
湖
，
處
處
可
見
早

起
的
公
公
婆
婆
在
作
早
操
，
還
有
賣

菜
攤
子
；
白
天
時
分
前
往
，
到
處
是

閒
坐
賞
景
的
市
民
；
傍
晚
時
分
前

往
，
則
全
是
情
侶
一
雙
一
對
；
而
在

夜
深
前
往
，
這
裡
仍
是
人
頭
湧
湧
，

好
不
熱
鬧
！
時
至
今
日
，
這
番
人
民

景
觀
，
仍
保
持
㠥
絲
毫
未
變
。

還劍湖畔人民觀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
搜
神
記
︾
裡
有
一
個
名

為
﹁
望
夫
岡
﹂
的
故
事
：

﹁
鄱
陽
西
有
望
夫
岡
。
昔
縣
人

陳
明
，
與
梅
氏
為
婚
，
未
成

而
妖
魅
詐
迎
婦
去
。
明
詣
卜

者
，
決
云
：
﹃
行
西
北
五
十
里
求

之
。
﹄
明
如
言
，
見
一
大
穴
，
深

邃
無
底
。
以
繩
懸
入
，
遂
得
其

婦
。
乃
令
婦
先
出
。
而
明
所
將
鄰

人
秦
文
，
遂
不
取
明
。
其
婦
乃
自

誓
執
志
，
登
此
岡
首
而
望
其
夫
，

因
以
名
焉
。
﹂

陳
明
的
鄰
人
秦
文
可
能
見
色
起

意
，
不
救
出
陳
明
，
但
想
不
到
的
是
陳
妻
卻
是

個
從
一
而
終
的
堅
貞
女
子
，
寧
願
日
日
在
山
岡

上
翹
首
望
夫
，
也
不
肯
嫁
給
卑
鄙
小
人
。
這
是

看
故
事
後
的
猜
想
。
因
為
既
然
這
個
山
岡
得
名

為
望
夫
岡
，
結
論
理
應
如
此
。
只
是
不
知
最

後
，
這
個
堅
貞
烈
女
，
是
不
是
也
像
獅
子
山
上

那
塊
望
夫
石
一
樣
，
變
成
一
塊
恆
久
不
變
的
巨

石
？在

戰
亂
的
時
代
，
有
多
少
夫
妻
被
迫
分
離
，

分
離
之
後
，
有
多
少
妻
子
懷
㠥
堅
定
的
心
盼
望

㠥
守
候
㠥
和
丈
夫
的
歸
來
？
二
十
幾
年
前
，
當

兩
岸
開
放
探
親
之
後
，
這
樣
的
悲
苦
離
合
的
故

事
有
多
少
？
其
中
有
多
少
對
能
在
堅
貞
的
守
望

下
，
得
以
夫
妻
重
逢
？

在
新
疆
的
那
拉
提
草
原
上
，
有
一
個
哈
薩
克

族
人
叫
做
艾
力
，
他
的
爺
爺
和
奶
奶
，
在
新
疆

動
亂
的
時
代
，
失
散
了
。
爺
爺
在
找
尋
了
四
十

多
年
後
，
終
於
找
到
他
那
堅
貞
望
夫
的
奶
奶
。

有
個
音
樂
人
聽
完
這
個
故
事
的
第
二
天
早
晨
，

看
到
在
溫
暖
的
陽
光
下
，
這
對
爺
爺
和
奶
奶
正

在
帳
篷
外
曬
㠥
太
陽
，
爺
爺
的
手
搭
在
奶
奶
的

手
背
上
，
那
情
景
，
和
陽
光
一
樣
給
人
溫
柔
和

暖
和
的
感
覺
。
於
是
音
樂
人
的
腦
海
裡
便
有
音

符
浮
起
，
寫
下
了
一
首
動
聽
的
歌
曲
，
歌
名
叫

做
︽
手
心
裡
的
溫
柔
︾。
是
的
，
那
音
樂
人
就

是
刀
郎
。

歌
曲
的
最
後
輕
輕
迴
盪
㠥
：
﹁
愛
到
甚
麼
時

候
，
要
愛
到
天
長
地
久
，
兩
個
相
愛
的
人
，
一

直
到
遲
暮
時
候
，
我
牽
㠥
你
的
手
，
我
牽
㠥
你

到
白
頭
，
牽
到
地
老
天
荒
，
看
手
心
裡
的
溫

柔
。
﹂

樂
聲
和
望
夫
岡
望
夫
石
一
樣
，
永
恆
。

望 夫
興　國

國

這
次
因
為
到
玉
溪
出
席
筆
會
，
得
以

認
識
這
個
位
於
雲
南
省
中
部
、
北
接
省

會
昆
明
的
雲

之
鄉
。
玉
溪
市
既
是
一

個
管
轄
一
個
區
、
五
個
縣
和
三
個
少
數

民
族
自
治
縣
的
地
級
行
政
區
，
也
是
一

個
人
口
僅
四
十
九
萬
的
小
城
市
。

由
於
人
口
少
，
環
境
相
對
寬
敞
，
不
像
景

洪
、
大
理
、
麗
江
等
旅
遊
城
市
，
玉
溪
以
其

低
調
、
清
靜
的
風
格
，
令
人
感
覺
輕
鬆
和
閒

適
，
尤
其
是
她
的
街
道
很
乾
淨
，
這
是
中
國

城
市
少
見
的
。

路
上
行
人
不
多
，
商
店
顧
客
也
少
，
主
要

幹
道
如
聶
耳
路
、
鳳
凰
路
等
綠
葉
成
蔭
，
部

分
路
段
以
交
纏
的
綠
籐
架
作
為
遮
陽
擋
雨
的

路
篷
，
一
些
新
建
的
大
道
兩
旁
種
上
以
柿
子

樹
為
主
的
果
子
樹
，
到
了
開
花
結
果
時
，
滿

樹
的
果
子
紅
艷
艷
，
煞
是
好
看
。

據
說
，
這
是
現
任
市
委
書
記
孔
祥
庚
政
績

之
一
，
他
是
文
人
出
身
，
不
但
以
筆
名
﹁
雲

根
﹂
㠥
有
詩
詞
、
散
文
集
和
報
告
文
學
作

品
，
更
是
著
名
電
視
連
續
劇
︽
魂
斷
燕
子
洞
︾

編
劇
。
他
零
三
年
上
任
時
，
針
對
當
地
獨
特
的
天
然
資

源
而
提
出
﹁
生
態
立
市
﹂
的
概
念
，
同
時
大
力
發
展
聶

耳
品
牌
。

原
來
，
國
歌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作
曲
者
聶
耳
雖
在

昆
明
生
長
，
但
玉
溪
才
是
他
的
故
鄉
。
他
在
短
暫
的
二

十
三
年
生
命
中
創
作
了
三
十
七
首
樂
曲
。
為
紀
念
這
位

音
樂
天
才
，
昆
明
和
玉
溪
都
各
建
有
聶
耳
音
樂
廣
場
。

玉
溪
的
廣
場
佔
地
六
百
五
十
六
畝
，
除
建
有
可
供
開

露
天
演
唱
會
和
市
民
跳
舞
的
廣
場
空
地
外
，
還
有
寬
闊

的
湖
面
、
人
工
草
坪
、
假
山
、
樹
叢
和
花
卉
，
曲
徑
幽

幽
，
別
具
情
調
。
乃
亞
洲
最
大
的
音
樂
廣
場
。

在
由
水
環
抱
的
廣
場
中
間
最
高
點
，
豎
立
㠥
雕
身
高

達
六
米
的
聶
耳
拉
小
提
琴
銅
雕
。
雕
像
後
面
小
徑
兩
旁

則
有
一
系
列
世
界
著
名
音
樂
家
小
型
雕
像
，
如
貝
多

芬
、
莫
札
特
、
蕭
邦
等
。
廣
場
附
近
有
以
聶
耳
命
名
的

標
誌
性
文
化
設
施
，
有
音
樂
廳
、
圖
書
館
、
紀
念
館

等
。作

為
新
地
標
，
這
裡
不
但
是
遊
客
必
到
之
處
，
每
到

傍
晚
時
分
，
玉
溪
人
也
來
這
裡
或
約
會
或
跳
舞
或
散

步
，
在
明
暗
交
錯
的
街
燈
下
，
享
受
㠥
輕
風
的
吹
拂
和

花
草
的
芬
芳
。
原
來
，
玉
溪
曾
被
評
為
﹁
中
國
十
佳
休

閒
宜
居
生
態
城
市
﹂
亞
軍
，
更
兩
度
躋
身
中
國
最
安
全

城
市
排
行
榜
。

︵
再
遊
雲
南
之
三
︶

生態小城玉溪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鼓浪嶼的美麗是分秒掀起又即時墜落的海浪，
旋律優美得像島嶼上不停地浮游的音樂聲，鋼琴
島上的每個轉角處都有高聳的蒼天古樹，巍巍然
屹立㠥，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旅人，繁花似錦的
小島綠意盎然，最令人流連之處，卻是「全島無
車行走，空氣中無汽油污染。」清新乾淨，人人
都在走路，一個適合晃悠散步的島嶼。
1993年底到廈門大學學習，住廈大那段時光，

幾乎每天黃昏乘搭輪渡過去幽靜寧謐的小島看蔚
藍色的天空逐漸轉成鮮艷的橙紅，夕陽久久戀㠥
天空不放，等到再也沒辦法留連，無奈地一墜，
驟然間掉落到墨藍色的大海裡去，從前不曾留意
此等景致的人，簡直像中了降頭一樣被蠱惑得無
法自禁。
同時期到廈大的同房，來自瑞典的女同學簡

妮，聽到形容，一日知我要去鼓浪嶼，相伴同
行，從此每天夕陽快西下時分，便相約過去看炊
煙升起的鼓浪嶼，沒甚麼事要辦，也沒刻意找
誰，就是徐徐漫走，緩緩觀看，在鼓浪嶼海邊餐
廳吃晚餐，待萬家燈火燃亮廈門，彷彿連星星也
掉落在廈門島上時，才又乘上回去的輪渡。
迷濛的燈光在水裡浮動搖晃，似真似幻，竟是

今天回憶昔時往日的心情。
後來再訪廈門，無論節目安排如何緊湊，定要

求至少有一小段時間在鼓浪嶼漫步，重點不在觀
光，亦非為了著名的海鮮餐點，而是尋找記憶中
年輕的自己。廈門大學的求學日子不長，卻是生
命中的愉悅時光。
曲折前行的歲月，把自然樸素的小島一點一點

改裝，一如中國所有的旅遊區，成名以後嚴重商
業化的結果帶給重遊的旅人陌生感覺。這是自然
的事，鼓浪嶼見到一再重來的舊人，同樣認不出

來，彼此帶給雙方無窮的驚愕。
最大的驚愕是有一年和海外作家團在鼓浪嶼遊

覽時，T從洗手間出來慌張地告訴大家，一個男人
趁他小便時，伸手把他插在褲子後面的錢包拉
走，有了年紀而行動不便的他，忙㠥拉褲子拉
鏈，眼睜睜地看㠥扒手跑掉。
那是強盜，不叫扒手。同團來的海外作家生氣

地說。
鼓浪嶼的蒼天古樹依然如故，榕樹的鬍子似乎

更加茂密修長，在翠綠樹蔭下聊天等待的作家
們，愉快的心情轉成驚悚，一場充滿美好幻想的
音樂小島之旅被破壞殆盡，錢包被搶走的T的太太
氣憤難當，宣告說從此不再到鼓浪嶼。
移居美國的中國詩人王，高高興興和太太到歐

洲旅遊，15天假期過後，搭飛機回美國。兩夫婦
抵達機場，剛坐下，太太需要去一趟洗手間，把
背包交由先生看管，坐下的先生略直起身接過太
太的背包，還未重坐原位，感覺他自己背上包包
的重量突然減輕，醒覺地趕緊將背包脫下，轉過
來一看，真皮的背包不知何時已被人以刀子割破
一個大大的裂口，檢查一下，重要的護照、錢
包，還有未沖洗的菲林，通通不見了。在歐洲旅
遊那一段虹彩般漂亮的美好記憶即刻被塗上一層
濃郁的黝暗漆黑顏色。
另一位朋友在倫敦當遊客，之前她聽過太多關

於扒手的故事，因此每回離開酒店出門前都充滿
警惕，將所有貴重物品包括護照大鈔等放在一個
長形錢包，再裝在手提包的最內部底層，走在路
上定將手提包緊緊抱胸前。結果一次在名牌店購
買一雙鞋子後，到附近咖啡廳喝完咖啡，打開皮
包要付錢，發現拉鏈很正常，完全沒拉開，也毫
無被切割跡象的手提包，那好好地放在裡頭的重

要長形包，雖然沒長出一雙腳，卻不知何時，已
經離家（包）出走了。
神通廣大的扒手不單在歐洲英國表現他們的不

凡功夫，到中國旅遊的朋友亦時常投訴扒手的厲
害。走在街頭，先由數個小孩拉扯你的衣腳，聲
聲要討錢，語氣淒慘，你一是不勝其煩，二是同
情心氾濫，覺得無知的天真孩子確實可憐，於是
邊嘆息邊妥協掏出錢包，打開要拉幾張小錢，突
然有隻大手，從後面或者旁邊伸過來，在你毫無
防備之下，手上的錢包瞬息間已經到了跟在孩子
旁邊的大人們手上。這種作為已不算是悄無聲息
的偷偷扒竊，而是堂而皇之的強搶掠奪。
中國人自己在中國，也逃不掉遭遇扒手的命

運。原鄉來自江西的陶，為了到上海工作，拎個
小型旅遊包坐火車、乘巴士，舟車勞頓，抵達黃
浦江畔住宿的地方，才發現旅遊包前後都被割
開，被扒手光顧去的不只是錢包，還有他心愛的
照相機和小型錄音機。他說不知道是一個扒手或
者兩個或者甚至三個，也不知是一次過就拿走或
是分兩次或三回。
各種各類的扒手故事，內容精彩到令你目瞪口

呆。
常常有那「明明把重要文件，大張洋鈔票都貼

身收藏得穩當妥貼，安安心心認為這回應該百無
一失」的人，在遇上扒手時，鈔票照樣神不知鬼
不覺地不知何日何時就消隱無蹤易位
了。
扒手的高明，在於你遇到他的時

候，完全不知道，待貴重物品不見蹤
影，才知扒手曾經和你相逢，是誰
呢？適才經過身邊那個對你微笑的美
麗女孩？或是無意/刻意撞了你一下的
英俊男生？有無可能是那個剛剛跟你
問路的面相清秀的中年婦女？
一天和吉隆坡的朋友一起吃飯，抵

達餐廳坐下時把手袋放在背後，朋友
警告，她上個星期就是這樣，不見了

一千多馬幣，被拿走的不只是內裡的小錢包和手
機和錢和數張信用卡，而是整個名牌大手袋。
還有一個朋友把新購的價值超過千元的智能手

機擱在餐廳桌上，一桌人吃飯聊天，等到酒醉飯
飽，大家說再見，他站起來要打手機叫老婆來載
他回去，發現，明明吃飯時刻還在桌上閃光的嶄
新名貴手機，不知何時已經無言地和他告別了。
大多和扒手相遇過的人，雖不清楚那個妙手非

回春的人究竟是誰，卻恨之入骨，萬二分不甘
心，總是趕快去報警，一一數給警方聽，想盡辦
法追究，非要把被扒走的東西全都要回來不可。
被扒去的東西，要再拿回來，不是不可能，只

是難度高。不曾聽過扒手自動退還扒走的物品，
有時候仔細而認真地思考一下，時間不也是個妙
手空空兒嗎？
我們的青春、天真、無邪、純潔、健康，不知

不覺被它一點一點地扒走，待意識到這一點的時
候，嘿嘿，還真不知應該去跟誰要回來呢？
今年計劃再到鼓浪嶼，鋼琴之島的大樹、海

浪、繁花、鋼琴旋律聲，應該仍在，只不過景物
的面貌在崎嶇不平的歲月裡，肯定出現一大段距
離。廈門大學求學時的年輕小姐已垂垂老矣，夕
陽再也無法留戀時亦只得放手，讓自己掉進海
裡，我們唯一能做的也只有接受眼前的事實，還
能夠跟誰把從前的日子要回來呢？

時間扒手

■還劍湖 網上圖片

隨想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

昏。 網上圖片


